一谈红朝改革开放  还需要保卫“改革开放”吗？
（一）
不久前，我分别在两个网站上，读了大陆学者许章润写作的《保卫改革开放》。
许文文笔犀利，文采亦好，当然更重要是直面大陆严酷现实，言之有物。许文颇多精辟之处，在“东西映照，立足当下”的基点上，喊出了“陈义于政治后裔们，已然是无用功”。又呼唤“中产阶级必须担负起政治责任”。关于作者吁请最高领袖，“既集大权，请办大事”，令我想起了当年龚自珍的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。整体感觉许文对于中文世界，虽算不上解毒剂，似亦属于醒酒汤。
不过我第二次读该文，感受便大不同了。
我以为有必要说道说道的是：1978年开启的这一轮改革开放，走到了今天“想不到”的地步，根本原因何在？还需要保卫吗？
（二）
谈中共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，需要结合“前三十年”。中共建政后的抗美援朝，镇反，三反五反，反右，属于政治学上的革命行为。自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，应属于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改革行为，不论它们带来了多少血淋淋后果。因为前者主要为巩固权力的不择手段，后者主要在打造自以为是的新纪元。大跃进是要打造经济新纪元，文化大革命是要打造思想新纪元。
这两个改革行为带来的恶果，这里就不重复了。它们的历史学意义只能是荒唐、荒谬与犯罪。因此，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，只能是中共对自身“前三十年”的改革开放，不是文明转型意义上的改革开放。事实上，经济上的所谓改革开放，不过是回到民国时期。政治上的所谓改革，顶多叫纠错。
中共当然不可能认可这一切，因为认可了这一切，就意味着它推翻国民党统治，大错特错。而它的社会主义宏图大业，包括共产党这个名称，就全无意义。
不过，这一轮改革开放，很快取得了社会共识，获得了广泛认可与拥护，让大多数中国人特别年轻人对改革派寄予厚望，一度并不假。
严格地说，它是对极度阴惨生活的一种本能反弹。它能否演绎出对文明转型理性上的全民追求，原动力很不够已是先天不足，若主导者仍私心自用，只知拉大旗作虎皮，加上此后天失调就会吉凶难卜。
当时，对于过去的阶级敌人而言，摘了帽，可以抬头走路了，总算出了半口恶气，如此，什么王八蛋上台都可以，管它改革不改革。
对于各阶层老百姓乃至下层官员来说，有望不再过那种穷得叮噹响的赤贫生活，不再成天讲政治鬼话，如此就够了。大事儿无须他们操心，操心也没用。
对于知识阶层而言，改变了屈辱的“臭老九”身份，很多人还有望跃龙门，改革当然好。他们中不少人盼望从此国强民富，荒唐生活永不再演的心情并不假，但鉴于中共太喜出尔反尔，秋后算帐，手段残忍，他们仍须留个心眼。因此，他们更加关注的还是靠拢党和进体制以谋得护身符，因为这里是中国。但这是一个质变，因为这是被招安。招安后便是朝廷命官，奉旨办差也就不免。这没什么良心不安的，还是那句话，这里是中国。正是这个氛围，很快便影响了很多热血沸腾的年轻人，驱使他们走向世故，走向市侩。六·四过后，尤其如此。
中共上层的改革主导者呢，曾经的绞肉机生活固然余悸犹存，中国人承受的非人苦难生活委实不忍再睹，但更加要紧的还是保党救党。没有了这块平台，谁替他们平反再重新上台掌权，日后的家族利益赖何保障？因此，为国为民是可以的，但有一个前提，也是底线：“母亲”亏待了“子女”，可以反省，“子女”却不可以记仇，更不可以得寸进尺，否则就休怨我不客气了。
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动机与动力，此过程实际持续了大约十年。至于改革主导者与被动者的关系，四十年未变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。
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改革成功，融入世界生活，主要拜开放之功。
六．四是一个契机，但不是民主思想真正打动了中国人的心，也就谈不上中国人普遍认识到了只有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。六.四对于大多数中国人，主要是再次验证了中共的本性没有变也不会变。苦于无奈，出于怜悯受难者的天性，中国人自然同情、也只能是同情胡耀邦、赵紫阳的遭遇，内心里为学生鸣不平。此时和此后仍希望改革成功，只为不再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动物生活。
苏东剧变也是一个契机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共产党是一个返祖现象，马列社会主义实乃乌托邦。因为若非如此，苏东的几亿民众何以要抛弃共产党？那里的几亿民众该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的大傻冒。这道理很浅显，却胜于官方一切雄辩。
是开放才让大多数中国人真正睁大了眼看世界，且越看越不是味儿。入世之前，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只是有所改善，并谈不上很大提高。因为生产率也就那么高，根本无须经济学家如何夸口，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有切身感受。入世以后，经济迅猛发展，工作机会大增，老百姓通过与外资接触以及去境外谋发展，终不得不承认文明转型，融入世界，才是中国的出路。固然，国外并非尽善尽美，但这更多是人性本原问题，优劣终究也永远是个相对关系。
这一空前变化当然与改革存在因果关系，但性质已变。因为稍有头脑者便能看见，此非应有的改革本义，中共若有此本义认识，就不会断然拒绝民主改革。这不过是需要发展经济的歪打正着的产物。它打开了闸门，水就收不回了。要说中共对中国有“建树”，就在这里。
因此，改革的意义便是80年代也不可以高估，有个广为人知的口号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颇能说明问题。许多年来，人们视此为改变计划经济的实用思路，有人甚至嘲笑邓小平理论很肤浅。殊不知此实为权术，乃邓小平深思熟虑老奸巨滑之处。
因为，邓小平等革命家未必搞得懂秦汉以后中国并不是什么封建制，当然，他们也不需要关心那一套，但是他们莫不心知肚明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就是一个新皇朝，并且，它还演绎成了一个太平天国式的邪教皇朝。这个新皇朝未必是他们早年追求的目标，但生米早成熟饭，特别是多少人靠着这锅熟饭过日子，哪里还能考虑另起炉灶重新找米下锅？如何是好？他们比任何人都想得多，智囊们也会要献计献策的。既然事已至此，不改革，将是死路一条。改革有风险，但也不是毫无希望，至少，能多撑几十年，如此，自当小心谨慎。当然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不等于该出手时不出手。他告诫中共要“两手硬”，能说它肤浅么？
不妨说，看不透中共改革的本意与目标，就难以理解日后的一系列事件：文革可以否定，毛像仍须高挂；四项基本原则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；六.四平“乱”；复辟八旗制度；相当多新八旗子弟先是巧取豪夺，继而对中国人由鄙视到仇视，直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他们资本运作的功劳；从急功近利发展经济，到对生存环境竭泽而渔，再到不惜对各行各业逼良为娼，冷眼坐视民族精神由颓废到堕落；而今，习当局置经济大滑坡不顾，还要一切姓党，准备打仗；凡此种种，哪是什么施政理念不同，明明是一条完整的皇朝至上的权术链。
当然，中共的这轮改革开放，与以往皇朝的改革也有不同之处，百年前的改革，从无今日的外部和平环境，更无什么经济全球化。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原本是且行且看，一旦情况不妙则要紧急叫停，不意不是祸而是福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原来是只憨蠢的大肥羊，非但未被和平演变，相反统治资源更加充裕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改革开放当然要继续，要深化，至于怎么个继续与深化，那叫天机不可泄露。
中共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，但凡有点头脑者，莫不明白已异化成了四不相，把中国推向了英法革命前的阶段，不可持续了。更让人揪心的是中国人已退化的综合素质，已不及那个时代英法人的综合素质。本来，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各国的实践上看，凡诚心的改革，先从经济入手，是有道理的。终归民以食为天。但是，这样做得有一个时限，一般不能超过十年。因为全民认可的改革，持续的热情和少数人的献身精神至关重要。若热情大面积消退，无人肯献身，暮气就会取代朝气。任何一个社会，一旦暮气压倒朝气，进而弥漫朝野，就成了烈性瘟疫，什么鬼都会冒出来。这就要求，要尽快让社会生活看见实惠与公平。当它们有了眉目，政治与社会改革就要启动。因为便是古代，社会生活也是一个生态系统，必须兼顾。中共既非诚心改革，越改麻纱越多，是注定的。进一步说，即便站在中共的角度，改革也是失败了。
显然，此为中共欣赏的辩证法。革命时期，它从不相信史上的改革、改良能够结出正果，也曾肯定权力制衡即民主制度才能保证长治久安，这些都是对的。无情的讽刺是，它既无从克服人性的弱点与权力的傲慢，那么也就无从冲出围城。它的改革，只能如此。
（三）
六.四，无疑是中共拒绝再向社会让步的产物。我以为，当时即使“八大遗老”尽数归天，胡耀邦、赵紫阳手握实权，他们不忍心对学生开杀戒，也未必答应学生的民主诉求。明确地说，他们受到后人怀念当之无愧，但好名声一半来自他们的良心良知，一半来自当年的权位名不符实。若当年他们的权位名实相符，他们面对的问题就不同了。那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只能尽努力安抚学生，却不敢想象连锁反应下中共政权可能解体。那是中共中上层特别军队上层不可接受的。因为便是成了神的毛泽东，文革期间也不可以真正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，真个“再上井岗山”。这一关通不过，民主转型就只能是日后走着看的事儿。诚然，假如当时胡耀邦、赵紫阳权位相称，继任人也不孬，用上二十来年时间，中共出现大进步也非不可能。怎奈概率太小，历史更不能假设。
此为集权尤其极权的通病。当这样的国家机器高速运转时，一下子要使它转向运行，世界极其罕见。一般来说，惟有加倍的强力才能做到。关于前苏联与苏共的故事，我个人相信，其政体地震与国体雪崩密切相关，属于特例。
偏偏中国文化尚未进入现代化，便是今天很多人仍需启蒙，“共和国”作为皇国，并非无民众基础，共产党官僚的素质从来就低劣，素质高的人进了这口染缸也不免同流合污，马列毛学说又加剧了他们性格的冷酷无情，由此形成的合力不是开明中枢的几道指令就能消弭的。这部国家机器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是个有力的诠释，但凡对它可能不利的整肃行动，它总会抵制，不作为或转移方向，而打压民间的行动，它照例雷历风行，决不手软。
今天，破解习当局五年多来的行为，需要结合中共历史来看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六.四于中共当然是块心病，复辟八旗制度以及纵容新八旗子弟横行才是中共的致命伤。因为，这一次把事做绝后，从此无解了。隋唐后中国的皇朝之所以开科取士且严格考试制度，一大考量乃是不使平民子弟太寒心。民国以降，世袭制度更不被看好。中共这么做，于平民出身官员的心理冲击及必然的信念坍塌，无可挽回。官场腐败至极，与此密切相关。它自己也明白这一点，既没了退路，它也就完全豁出去了。突出表现为此前的中共权贵尚视自己为中国人一员，而今天中共权贵实际已视中国人为劣等人，如同满清权贵和蒙元权贵看待汉人一样。早已流传的中共的“沉船计划”，至少逻辑上是成立的，发人深思。轻点说，这样的计划乃是中共高层的“人之常情”。重点说，当年纳粹高层于覆灭前夕，就曾考虑过让全体德国人为之殉葬。当末日来临，中共高层仅仅只考虑那一百多个家族逃命海外么？在这样的阴暗心理驱使下，习近平自打登基，就只能在梦幻中过日子，自己不觉得罢了。
但是，后人是不会谅解这届当局的。弱智本来就够可悲了，坚持向后看又钟情于早已过时的富国强兵，后患将无穷。之前的经济发展，不管如何形成的，是有助于国计民生的。然而，胡、温时期便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时间点，必须建设新的生态平衡。哪怕只谈经济，也须如此。否则，十几亿人将付出惨重代价，才能迎来文明转型。具体地说，政治改革一定要提上议程，开出时间表。以取信于民，取信于世界。各项社会改革，刻不容缓。前者才能使国家有明确方向，后者才能使生活再现正气与朝气，制止一泄千里的互害生活引发的人种走向退化。如果那样做了，借助于难得的世界和平环境与经济总量，打造一艘融入世界的巨轮，并非无可能一代人过去就出现。对此，胡、温即便有心，也绝对无力。因为那些高端家族和各个利益集团，它们大口大口抢食着唐僧肉的同时，血红的眼睛又盯住了残余的骨头渣，已尽失理性与德性，谁能奈何他们？习当局接棒时，切实的社会改革一天都不能拖了，例如反腐的同时，坚决推行阳光法案。二十一世纪的世界，皇权政治与权术早就臭不可闻，习当局却觉得仍旧香喷喷；互联网最大的意义是有助于人类成为一家人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；就冲这两条，他就不可能让良知接受，中共及改革也就无药可救。而依得它的愿景，未来几十年内，中国难以逃避两大趋势，一、走当年德、日之路，把十几亿人绑架上战车，可望赢来一些小胜利，最终是全面糟塌掉这个古文明。二、逼出社会革命，社会生活因此停顿与倒退，大量悲剧涌现，一定时间内还可能国将不国，民将不民。若不幸而言中，罪在谁？
（四）
事已至此，许文还在谈保卫“改革开放”，让人搞不懂。再说，今日之中国，谁来保卫这个改革开放呢？
共产党吗？组织上它仍旧能量巨大。特别它的党军，所有军官皆是共产党员。然而，它自己都不识得这个改革开放了。它无官不贪，腐朽、肮脏已达极致，岂是诋毁。它有近9000万党员，其中90%左右的人，权贵们的工具和炮灰罢了。这是它上上下下心照不宣的事实。今日猢狲未散，乃因树还没倒。官场商海有能量保卫改革开放的人，恰是内心里拒绝真改革，恐惧真改革的人。
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吗？他们中有点能量者早已依附权贵阶层，很多人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成员。他们会唱高调，首先关心的是不失去名与利。众多专家学者不为社会认可，原因在此。权利场边缘化了的人，几无能量可言。况且，他们中大多数人连与恶政恶法不合作的勇气都没有，还说什么？这可不是小事，乃是知识人良知的底线。体制外的人，更不消说能量了。作为整体，这个阶层辜负了这个民族。当然还有少量公知和民运人士，支撑了这个阶层不多的尊严，代表了中国的希望。但是，他们要的改革开放，可不是今天这号改革开放。
学生身上向来都蕴含着很大的变革现状的力量，没有理由断言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严重犬儒化、市侩化。但是，他们关注正义向往进步而采取行动，通常需要两个诱因：一、受众多榜样力量指引。二、自身生存陷入严重危机。今天，前者近乎零，后者由于多为独生子女情况尚不十分严重。
军队的士兵吗？这是一个物殊群体，无头无组织就无从行动。主要是这支队伍没有英国议会军的基因，却有着德国党卫军与日本皇军的基因。几十年里，它一直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，于中国反倒是恶梦。
中产阶级吗？他们崛起于改革开放，理论上保卫改革开放，应义无反顾，实则不然。他们中很多人原罪很多，顾忌亦重。骨子里对中共信不过，又与各级官场存在千絲万缕的利益纠葛。从不屑于什么民主，渴求法治又不得。小聪明多多，实际目光短浅，不少人只有农民识见，自负又卑怯。他们是朝庭的经济工具，他们自己也明白。特别是，他们中多数人在今天的中国并无号召力，能够指望遭他们欺压、盘剥、赖薪的人拥护他们吗？于是，多挣点钱以便于跑路，是他们的首选目标。担纲文明转型的重任，不会是这一代中产阶级。
草根阶级呢？改革开放，他们早就听得耳朵长出了茧子。若能换一种活法，他们才会真正动心。他们中不少人把目光投向毛泽东时代，自是反智反动行为，憎恶权贵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应肯定。许文对这个阶级似不抱指望，我个人认为他们比其他阶层多勇气。只说两亿青壮年农民工和小业主，说不准是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支生力军，况且，他们中并非无人有识见。固然，整体上他们不成熟，需要引导，但若蔑视他们，排斥他们，非但人道上讲不通，而且一应正确理念只恐都将空转。
综上所述，许文呼唤保卫改革开放，三十年前或许有意义。自从中共复辟了八旗制度，就成了正月十五贴门神。今天，已是一厢情愿，无的放矢。
（五）
几句多余的话：今天的世界不值得夸赞。苏东剧变后，美国不免有点飘飘然。它推行的经济全球化，政治正确，内容毫不新鲜，不过是十八九世纪英国倡导自由贸易的升级版。英国当年的全球化运动，催生了德、日法西斯主义。美国并未从中吸取教训。它看见了它的全球化压倒了欧盟的洲际化，却忽视了中共极权的趁机崛起。它是福，是祸，今天还难以定论，但于中国，分明加大了不确定性。当然，此举于中国也不是不可以化祸为福，因而仍应感谢今天的时代。例如，今天谁会来侵略中国呢？只恐中国请求美、欧、俄、印来侵略，人家都不会来，傻冒才会来背一个大包袱。另一方面今日的世界大国几乎都可以退回孤立主义过日子，中国却不能想，已无此资源条件作支撑。因此，中国问题在内不在外。包括很多中共党员在内的各界精英，不会长期坐视中国再走百年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，亦会警惕今日委内瑞拉凄惨民生的重现，民主一定会迎来高潮。不过积重难返，未来几十年内，种种变数乃至悲剧并非无可能出现，对此也要作出思想准备。这不是新闻了，但是重视程度很不够。因此，中国文明的转型完成，需要各个阶层调整思维与行为。一句话，社会生活自成死结，那么民主转型之前，就会有一个不短不长的大发酵阶段，其中精彩的剧情将首推不是诸侯死，就是朝庭亡。中国的各阶层，当此国祚民脉进可保长治久安，退却是无底深渊之际，需要的不是保卫改革开放，为了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，而是不趟假改革的浑水，是为不合作运动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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